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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夏天斗蚊趣话 □ 淮北 李令飞

萤火虫，暖暖的记忆 □ 重庆 何龙飞

时候，一到夏夜，便见田边地角、庄稼

上、山林边等处闪烁着点点“亮光”，

分外引人注目。这是什么呢？我问父亲。父

亲介绍：“儿啊，这就是萤火虫，又名夜光、流

萤等，是一种小型甲虫，因其尾部能发出荧光

而得名……”渐渐地，我对萤火虫有了初步的

了解，不再那么大惊小怪了。“要看就看个够

吧，不然会神秘兮兮的。”这时，父亲读懂了

我，这样提议。有父亲陪着看萤火虫，既壮了

胆，解决了安全问题，又能看得更加真切，何

乐而不为呢！我拽着父亲的衣角，跟他去近

距离观赏萤火虫。

只见萤火虫在黑夜中闪烁着“荧光”，就

像一盏盏灯，照亮田野，带来生气与活力。它

们忽而停在树叶、草、枝干等处休憩，以养精

蓄锐，厚积薄发；忽而展翅飞翔，舞成优美的

弧线；忽而落到地上、草丛，恣意穿行，洒脱

自如。不管哪种形态，它们都亮着“灯”，一

闪一闪的，可爱极了。啊！我揉了揉眼睛后，

终于忍不住，情不自禁地大叫了起来。可在

旁边的父亲立即制止我：莫大声说话，要不

然，会惊扰萤火虫的。父亲见多识广，说的在

理，我岂能不听，马上降低音调，继续与父亲

观察萤火虫。看得差不多了，我们才打道回

府。当我把所见所闻说给母亲听时，母亲会

意地笑了，夸赞我的懂事，希望我做个有心

人。父亲接过了话茬，对萤火虫进行了点评，

照样希望我像萤火虫一样“会发光”，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之人。

第二晚，我和父亲又去田野看萤火虫。

不过，这次，我多了个心眼，事先备了一个小

玻璃瓶。目睹萤火虫的亮光后，我心动了，手

痒痒了，想去捉萤火虫。但碍于父亲在一边

监督，就不便伸手。父亲很快洞察了我的心

思。“喜欢捉，就捉吧！”岂料，父亲如此理解

我，允许我捉萤火虫来玩。就这样，我寻着亮

光，把一只只草丛中的萤火虫捉进了玻璃瓶，

再盖上瓶盖，让萤火虫无处可逃了。那些萤

火虫在瓶里奋力地爬来爬去，多么渴望爬出

去获得自由。我只顾欣赏萤火虫亮光的美与

爬行的雅，哪管萤火虫的感受。也许是良心

发现吧，父亲动了恻隐之心，叫停了我的瓶装

萤火虫之举，并催我赶快开盖放飞萤火虫。

迫于父亲的威严，想想父亲的话不无道理，我

照办不误，让萤火虫们爬出玻璃瓶，或飞舞成

夏夜不俗的景致，或掉到地上，钻进草丛里，

自由自在地发光，靓丽草们的绿衣裳，亮堂我

们的双眸，那才叫美呢！回家后，我把这些经

历和感受写进日记里，少了遗憾，多了坦然，

就连当晚的梦都做得踏实而美妙。

上学期间，读到李白、杜牧、虞世南、萧

绎等诗人写的萤火虫诗句，不但反复朗诵，

还深刻领会其意，对萤火虫的景仰与日俱

增；获悉同伴或同学在夏夜捉弄萤火虫，我

就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制止其不妥行

为。虽然他们会噘嘴，但见我的真诚、认真

样，就慢慢地支持、配合了；在萤火虫迸发的

亮光精神激励下，我苦读寒窗，走出大山，出

人头地，成了一只光亮的“萤火虫”，令人啧

啧赞叹；有了照相机后，我会趁着夜色，去给

萤火虫们拍照，定格成永恒的纪念；有了创

作冲动，我就邀上文朋诗友，观察、研究、探

讨萤火虫后，来个顺口溜比赛，形成爱护、歌

颂萤火虫的浓烈氛围；偶然间，发现萤火虫

“牺牲”后，我总会感伤一番，把它葬在了草

丛下的泥土里，可谓入土为安；成家后，妻女

也对萤火虫好奇了。我岂会错过这等好机

会，不厌其烦地宣讲萤火虫，鼓动她俩与我一

样，做个地道的“萤火虫爱好者”。功夫不负

有心人。妻女受到感染，加盟到看、赏、爱、咏

萤火虫的行列中。为此，我倍感欣慰：萤火虫

是夏夜的精灵，是我们喜爱的尤物，不仅父母

和我钟情，而且妻女也青睐，真是薪火相传、

后继有人；在外出差、学习、开会时，有人谈

起萤火虫的话题后，我的乡愁就会升腾，温

暖的情愫油然而生。

到城里居住后，我再没见过萤火虫了。

听父亲在电话里说近些年萤火虫比先前少

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惆怅伤感之余，倍加

怀念儿时萤火虫飞舞、亮堂、乐在其中且饱含

父母之爱的岁月。于是，萤火虫的记忆，总是

暖暖的。

小

夜，睡意正酣时，恶蚊如响箭袭来，在耳边“嗡嗡

絮语”，若是任它猖狂，一觉醒来，可能腿上胳膊

上都被蚊子们大方地发了“红包”了，接下来的一天恐

怕都在奇痒钻心中度过。

清道光年间，浙江名士单斗南写了首《咏蚊》诗，

“性命博膏血，人间尔最愚，噆肤凭利喙，反掌陨微

躯。”蚊子岂是人的对手？一巴掌就能要了蚊子的性

命。但一巴掌下去，往往是“误愤自批颊，怅望空徘

徊”(袁枚诗句)。为了驱蚊灭蚊百招齐出，近日一则灭

蚊新招式在网络上引起关注，来自瑞典和埃塞俄比亚

的研究人员提出一个驱赶蚊子的新方法：床头放只

鸡，或伪装成一只鸡。这群科学家猜测，蚊子具有极

强的嗅觉，鸡的身上也许有什么气味让蚊子避开它

们。想想那画面，简直不忍直视。为了灭蚊，现代人

已经脑洞大开到要拿鸡当武器了。下面，我们不妨来

看下，在科技落后的古代，没有蚊香、驱蚊液、驱蚊灯

的古人是如何驱蚊的吧。

在古代，一到夏天，不论平民贵族皆受蚊子肆虐

之苦。在古代诗词中经常称蚊子为“白鸟”，虽然名字

好了一些，但仍不改其可恶的本质。春秋时期，身为

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跟这小小的“白鸟”还有一个故

事。齐桓公一次对管仲说，“吾国富民殷，无余忧矣。

一物失所，寡人犹为之悒悒，今白鸟营营，饥而未饱，

寡人忧之。”大致意思是，齐桓公想要表现自己对国家

大小事务都很关心，连小小的蚊子受饿了也不忍心。

说完这话，齐桓公就大方打开“翠纱之帱”，放蚊子进

来。这里的“翠纱之帱”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蚊帐

了。清代袁枚也被这吸血小虫逼躲进了碧纱巾厨，还

作了一首《碧纱巾厨避蚊诗》。唐元稹诗云：“蚊幌香

汗湿轻纱，高卷蚊巾厨独卧斜。”可见，蚊帐确实是古

代重要的避蚊措施，在文章诗词中的“蚊巾厨”、“蚊

幌”、“蚊帱”、“蚊帐”、“帐幔”等称呼都是指的蚊帐。

至于平民百姓，多用葛、布等帐子，而穷困者则无

力置备。《后汉书》载：“黄昌夏多蚊，贫无帱，佣债为作

帱”。意思是：此地蚊子实在太猖獗了，就算是借钱也

得先扯上个蚊帐再说；又记当地人因缺少帐子，古代孝

子吴猛展勤以身饲蚊，为使父母免受蚊虫叮咬，卧在床

下诱蚊叮咬自己，有了蚊帐，才足以使卧者高枕无忧。

可总不能一直待在蚊帐里，草丛池塘都是蚊虫的

聚集地。这时候香囊的用处就体现出来了。挂香囊是

古人的生活习惯之一，我国民间自古就有“戴个香草

袋，不怕五虫害”的说法。许多香囊中的药材也具有驱

蚊的功效，比如藿香、薄荷、八角、茴香等，这让蚊子几

米之外就闪得远远的。香囊香包，比起现在的驱蚊片，

更加环保低碳，不用担心化学成分的低毒性，还能醒脑

明目，让人倍感舒适，驱除蚊蝇之外，也成了文人雅士的

时尚装饰品，男女之间更有以香囊为定情信物一说。

每到端午，有些小贩将艾叶塞进精美布袋中，制

作成香囊沿街叫卖。这些香囊也有很好的驱蚊的作

用。香囊虽好，但孕妇忌用，对本方中药过敏者禁

用。另外，香囊的香气一般维持一个月，一旦香味没

有了，驱蚊效果就消失了，此时需要换新的香囊。

燃烧艾草驱蚊在民间很常用。古人有“燃火绳”

法，即把蒿草、艾草编织成草绳湿润后点燃，发出的浓

烟可以驱蚊。时至今日，老北京胡同里上了年纪的大

爷们仍会取艾草扭成胳膊粗细的大麻绳，等到傍晚蚊

虫四起时，几个大爷坐在老院子门口纳凉，话着家常，

艾草绳燃起的袅袅烟气，把几个大爷衬托得像是八仙

过海里的“铁拐李”和“曹国舅”在谈论着什么人间趣

事。端午时节，家有幼儿的，还会用艾草烧制成洗澡

水，沐浴之后，这些吸血小虫便近不了身了。

虽然有着那么多驱蚊方法，但最受古人推崇的还

是用蚊子的天敌对付它们，正所谓“一物降一物”。为

了防止蚊子侵害，古人通常会在家里养一些防蚊的植

物，常见的有驱蚊草、食虫草、藿香、紫罗兰、熏衣草、

天竺葵等，这些花草不仅能驱蚊，还可以净化空气。

后经科学家们证实，这些驱蚊植物生长期中会通过叶

片、花等组织或器官散发出一些气味或者特殊化学物

质，对人体无害，但能驱赶靠近自己的昆虫，所以可以

用来达到驱蚊的目的。

还有一些捕虫类的食虫植物，比如猪笼草和食虫草，

这种植物会先把蚊虫吸引过来，然后黏住它们，慢慢消化

蚊虫尸体作为生长营养，可以说是天生的捕蚊高手。

古人还发明了一种“生物灭蚊器”，用一个盛着水和

石头的大缸，在缸里养一些青蛙，蚊子喜欢阴凉，一飞进

缸里就成了青蛙的口中餐。但真不知道这种灭蚊的方

法效果如何，现代网民对这种灭蚊方法的效果并不认同。

目前发现的吸蚊灯有铜的、锡的、玻璃的、陶瓷

的，但锡制的较多。由于吸蚊灯南方多于北方，使用

者都是旺门贵族，非一般百姓用品，所以流传于世的

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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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伦、进军三个年逾七十的老同学凑在一起，回忆起上

初中那会儿到巣湖边劳动的往事。那是 1961 年深秋，由

班主任娄老师和历史课储老师带领，在黄麓公社跃进大队庙后生

产队帮助抢收山芋、摘棉花，前后有半个多月。五十多年过去了，

村子还在吗？

从网上查，黄麓镇下果然还有跃进村的地名，至于庙后，太

小了，网上没显示出来，于是越发想去旧地重游一番。五月的天

气，忽阴忽晴，28 号大清早出发。从省城包河高架下来，沿着环

湖大道一路向东，右边的湖上白帆点点，打开车窗，湿润的湖风吹

过来，舒畅极了。不料，过了长临河，驶上长黄路（长临河——黄

麓）后，就开始飘起小雨来。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游兴，我们

在车内共同回忆起当年出发的情景：中午各人背着被包和日用品

到合肥七中校园集中，整队步行到火车站，下午就坐在广场上等

着，直到晚上 8 点多才乘上车，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兴奋异常，不

觉疲累。火车到烔炀河站时已9点多了。30多个人的队伍在夜

色茫茫中沿着公路前行，发出整齐的沙沙声。先到了跃进大队队

部，然后再由大队干部带着，送到不太远的一个湖畔村庄——庙

后生产队。第二天清晨起来后才发现，紧靠湖畔是一座规模不小

的庙，村庄在其后，故称庙后生产队。三人集体回忆到这里时，车

已抵达黄麓镇了，即当年的公社所在地，看看时间，从出发算起，

才一个小时左右。再往前开了10多分钟，在老乡的指点下，找到

了掩映在一片绿树丛中的庙后村。

村子周围有许多葡萄园，枝上一串串的都包上了纸袋。我们

直接沿着柏油小路把车开进了村停下，就又迫不及待穿村而过来

到巢湖边。村里的小路直抵湖边的景观大道，再往湖边走过去，是

环湖步行道和彩色的自行车赛道。根据记忆，我们寻找村前湖畔

的庙，已不见踪影，听说是在“文革”中被拆毁的。旁边有一条小河

流向湖里，桥头上标注着“白鹭河桥”。湖边近处芦苇丛丛，远处烟

波浩渺。三人想起，那时候常常傍晚结伴跑到湖边上来遥望，能看

到湖对面隐隐的灯光，听说那里就是巢县城。转头回到村里，想寻

找当年我们男生集体打地铺的房子。进军回忆，睡梦中醒来能听

到湖水拍岸的声音，应该靠近村子的南头，如今还在吗？

去问老乡，一个50 来岁的大嫂，带我们找了几个80 岁左右

的老人，超伦向他们详细描述当年我们在村子里生活、劳动的场

景，但老人都茫然不知，只有一个78岁的矮小老汉说依稀记得一

帮学生曾在村子里住过，帮助秋收，但具体情况已模糊。回程经过

黄麓镇，当年只有一条老街，现在有好几条街道，商铺鳞次栉比，原

来的那条老街正在恢复，重新铺上青石板，改造成旅游景点。从黄

麓往长临河回去的路上，两个黄师高职的女学生搭我们的便车回

校，姑娘们美丽、清新，超伦禁不住说，当年我们来此劳动比你们还

要小两岁呢。两个姑娘看着三个叙说往事的老大爷笑出声来。

湖滨一日游 □ 合肥 莫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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